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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送我一个密封罐，每次总要死命的上下左右用力压，才能盖上盖子，因此不太喜欢用它。 


有一天看女儿拿出来用，我很纳闷，为什么她不觉得不好用？她告诉我：“当我从周围压不下去时，就想一定有它压得下去的地方，何况这么大的厂牌，怎么可能设计那么难用的东西呢？于是试着从中间压压看，就轻而易举的压下去啦！这跟人的沟通一样，这样讲不








妻子和母亲的改变 


丈夫的改变，令曼云感动不已，她不再三天两头往家跑了。开始变得越来越乐意照顾家庭。 


曼云说：“我感觉他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个人。以前，他下班回家总是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喝茶、看报、看电视，时不时的还抱怨我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，家里乱得什么样。修炼后的他开始帮我整理家务。我有时会不由自主的对邻居提及他的体贴和关心，今后为了这个家做牛做马都甘愿。” 


二零零一年七月，曼云也走进大法中来。慢慢地曼云也变得能为婆婆着想，体贴婆婆的心思，以往倍感烦恼的唠叨，也不觉得烦了。她说：“我现在能体会到，唠叨是老人家关心晚辈的一种方式，婆婆能管事，表示老人家身体安康，精神好，是件好事。遇有误会或意见不合时，我会平和地向婆婆解释。” 


高福强夫妻的转变，带动了他母亲的改变。他的母亲现在对看不顺眼的事有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像以前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就发难，有时说错话也会感到不好意思，不像以前硬撑到底，全家气氛变得融洽和乐。高福强终于可以由衷地说“我不再是夹心饼干了。”◇





婆媳难处是个众所周知的话题。俗话有“一厨容不下二个主妇”的形象比喻。周旋在老婆和母亲之间的儿子日子同样不好过。高福强就是位这样的“夹心饼干”，整日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处境中煎熬着。但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后，他家的情况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家庭关系变得和乐融融，是什么良方妙贴如此奏效呢？


寡母独子与儿媳妇  各有苦衷


高福强是独子。在他读高二那年，做公务员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。他与母亲相依为命。结婚后，妻子曼云和母亲无法和睦相处，令高福强倍感无奈。每次家庭风暴后，曼云委屈之余，就三天两头跑回娘家诉苦躲难。


曼云的婆婆当然也是一肚子苦水要诉：“自从娶了媳妇，昔日乖巧贴心的儿子走了样，以往备受儿子感动的关怀话语，如今变成儿了、媳妇听不进去的唠叨……”


最尴尬难为的就是充当“夹心饼干”的高福强了。“帮了太太，母亲不高兴，帮了母亲，太太不高兴，那就装作看不见吧，婆媳俩都怪我。”对于妻子三天两头往娘家跑，更让他又气又无奈：“我们这个家也是有老有小，一家子都在这里，而你一个家庭主妇丢着不管，三天两头跑回娘家，这怎么对呢？”为此他们夫妻经常争吵。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急躁，管教孩子经常动怒，拿起棍子就想揍人。


二零零零年  他找到了良方妙贴


夹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中的高福强，苦于找不到化解矛盾的良方妙贴。直到二零零零年六月，高福强走进法轮功中修炼之后，情况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好转。


修炼法轮功后的高福强遵照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理待人处事，遇事不断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，脾气各方面有明显的改变。他管教孩子不再动气，而是用修炼中所领悟到的法理与他们分享，孩子们都说爸爸学了法轮功之后，真的很不一样，脾气变好很多。高福强的小儿子自此也学起了功。


对于妻子曼云老往娘家跑一事，福强也由反对转变成为体谅。每当高福强知道妻子有想回娘家的念头，高福强会体贴地鼓励：“你尽管放心回去没关系，虽然我不会烧饭，但是可以借此机会带全家上馆子打牙祭。他有空也会陪妻子一起回去探望，高福强说：“结果是皆大欢喜，夫妻不再争吵了。”








表面“强大”不管用





“五一”家庭聚会时，大表哥来到母亲跟前探讨法轮功的问题。他问母亲：“老姨，你看你，还有我们以前老邻居杜婶，炼了法轮功后，身体啊，心理呀，各方面都非常好，很神奇。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老说共产党不好，是不是要夺权呀？”他的意思是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和政治有联系。


母亲笑了：“这么多老头老太太，夺什么权呀。因为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，还说谎掩盖。我们是告诉你真相，别被谎言骗了。现在是天灭中共的时候，让大家快快退出邪党，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你看咱们家，你姥爷那么能干，买地呀，攒钱呀，一场土改全没了。咱家还被定为富农，把你姥爷抓去又打又揍的，你二姨给你姥爷送饭，看打得皮开肉绽的，到现在想起来还哆嗦呢。”


大表哥又问：“你们说天灭中共，


能吗？你看它多强大呀。”母亲说：“你知道咱家住阿城时，咱们村也就二十来户人家，咱们是一九四零年搬过去的。村里有个姓王的女先生，那时候认字的人少，她认识，大家就叫她王大先生。一九四零年日本人统治东北那时多狠哪，中国人不许吃大米白面，不许穿好棉布做的衣服，都穿更生布的。阿城住个大佐喜欢吃人头，经常杀中国人吃。你姥爷后来经常说起当时他和王大先生的一次唠嗑。王大先生说，别看日本人统治中国跟铁桶似的，他们只能在这里呆十四年，到时候啥也带不走，只能留下一条路。结果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，从一九三一年‘九一八’算起，确实是十四年，日本人走的时候，什么也没带走，留下修的一


些铁路和公路。你姥爷说，王大先生她咋知道日本人就呆十四年呢。因为这都是天意。天要灭它，瞬间就完，可不是表面看着强大就管用的。”


大表哥明白的点点头，并收下了母亲赠送给他的“神韵”光盘。








在我当医生之前，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每次醒来都记忆犹新。后来，这个梦愈来愈频繁地出现，而梦中的情景每次都一样，我就开始思索：是怎么回事？ 


当我面临选择从医或从事我喜爱的音乐工作时，不知为什么，竟不加考虑地选择了从医。而令我惊奇的是，从那一天起，这个梦就再也没出现了，但是，梦中令我心惊的画面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。 


梦中我带着妻儿，肩扛手拎地在战乱中奔逃。沿途的伤兵、孤苦的流浪者，肢体不全的及流着鲜血的，他们都伸着手向我呼叫：“医生！医生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……”在枪林弹雨中，我却只顾自家老小逃命，虽然心里感到对不起这些需要我的人…… 














在北卡罗莱纳州开业十几年下来，我感觉诊所里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似乎都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到我这儿来，让我为他们解除身体上的痛苦、精神上的需要。 


有一天，诊所来了一个叫芭芭拉的病人，不经意中，她使


我突然明白了那个令我不解的梦。 


芭芭拉是来北卡旅游和探亲的，她抵达的当晚，开着窗户睡觉，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脸完全歪了，眼闭不上，嘴也合不拢。她患了半边脸麻痹，中医叫“面瘫”。芭芭拉吓坏了。 


芭芭拉的姐姐苏是我的病人，立即把妹妹带到诊所来。刚一见到她，我大吃一惊，似乎见到了梦中那张歪曲的脸，我不由得倒退了一步，但赶紧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同时心里明白，不管是什么缘分，今天我不能再逃跑。 


于是，我开始为她治疗，扎两针下去，只见她面部的肿胀逐渐消散，压痛感跟着消失，额头的皱纹渐渐出现，眼睑开始可以微微闭合，嘴角也可慢慢活动，口水不流了。看着这一切神速、奇迹般地发生，苏激动地流下泪来。 


这时，芭芭拉注视着我，突然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这么面熟，我在哪儿见过你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苏在一旁插话，接着，她转向我问：“你到过南卡罗莱纳州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心里想：“在梦里，当我逃跑时，你没追上……” 


我知道，当年狼狈地不顾别人只为自己逃命时，一定欠下了无数还不清的债。现在正一笔一笔地还呢。今生我做医生的使命也是有着渊远的联系的。我要告诉我的病人们善恶有报、因果轮回的道理。也许不是今天、明天，但终有一天，她们会明白的。◇





行，那样讲也不通，但不可能样样都不行，样样都不通，多用心体会，多用些方式试试看，总有可接受的地方。” 


是啊！用心去体会一件事，跟用心去体会一个人是一样的。我们是否常常因执著于自我，而与人或事物之间格格不入？让自己为对方着想一些、多些包容心，给别人保留一些空间，彼此之间便会有更多交互空间，更容易沟通。











